
那次去钓鱼，收获颇丰。 回家后，赠与邻
舍和亲戚，都说鱼的味道好。 问哪儿钓的，我
说乌头湖。 他们摇头，不知乌头湖在哪儿。 当
我说乌头湖就是天生圩时，他们恍然大悟，似
乎个个都很熟悉。 20 年后，我偶然看到黄宾
虹先生的画册，里面有一幅叫《乌渡湖一角》，
豁然开朗， 原来乌头湖就是先生笔下的乌渡
湖。 从此以后，每逢别人说天生圩，我总要紧
随一句，就是黄宾虹画中的乌渡湖。

去年入冬时节， 乡谊之士约我到乌渡湖
一游， 看看春华秋实之后的乌渡湖是怎样的
苍茫与冷峭，因为在文人的眼里，冬天的萧瑟
也许比春花的烂漫更美。因此，我做了一些必
要的准备， 不仅浏览了几位本土作者游览乌
渡湖的文章， 还认真地阅读了黄宾虹先生的
画作和日记，以及与乌渡湖有关的文史资料。
惊讶的是身边曾发生过那
么多的文人逸事， 我竟然
不甚清楚， 只是隐隐约约
地记得已故的汪亦伦先生
说过黄宾虹在贵池的故
事，当时我也没有入心。除
此以外， 我还多次打开谷
歌地图， 沿池州市城往西
偏南，溯秋浦河而上，寻找
乌头湖的地理方位， 以便
确定游湖的路线。 谷歌地
图上的乌渡湖， 恰似一只
怪兽伏卧在秋浦河畔，在
你眨眼时，它便张牙舞爪、
狰狞恐怖起来。至于它到底像什么，我没有过
多地去遐想，倒是它周边的地名吸引了我。那
些带姓氏的好理解，如新屋王、老屋王、季村
等；带有“冲”字的，如前南冲、后南冲，大约是
山坳， 却未构成峡谷， 有如家乡麒麟畈的上
冲、下冲一般；带“咀”字的，如花园咀、乌咀，
倘若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此处的“咀”应该同
“嘴”，是象形的。 老家有个叫“老鼠咀”的地
方，曾经是我们公社的农科站。 有一次，我站
在大云山上遥望，发现它确实像老鼠的嘴巴，
伸得长长的、尖尖的，还有几根胡须。 最让我
捉摸不透的还是地名中的“乌”字，如乌头湖、
乌头窑、乌咀———难道是乌鸦？ 查百度词典，
“乌”字主要有乌鸦、黑色、没有的意思。 若是
乌鸦，必然是象形的，可我仔细观察，它不似
乌鸦，也不似乌鸦的头。或许当初它确实像一
只飞翔的乌鸦或者乌鸦的脑袋。 可乌鸦在人
们的心目中是不吉祥的， 按道理先人们是不
会如此取名的。如果是黑色的意思，那就表明
湖水很深，远瞩似黑，实为深蓝。 那为什么不
叫乌湖，而叫乌头湖呢？我倒认为黄宾虹先生
命名的“乌渡湖”，不仅有意境，也有动态的感

觉———乌鹊南渡或者北渡， 是多么令人向往
的场景啊！

后因内子有疾，爽约未至，甚为遗憾。 又
去半年有余，正值梅雨霖霖，轻车简行，抵达
乌渡湖北岸。 一条乡道穿湖而过，且行且驻。
和我曾经去过的南岸相比，差异较大。这里既
无浩渺荡漾的壮阔之美， 也没有飞禽喜居的
场景。 对于我来讲，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黄宾虹和友人当年卜居的旧舍遗址在哪，是
北，还是南，抑或东西。问路人和村民，均含糊
不清，似是而非。如果根据《乌渡湖一角》的画
境，应该在东南方向。 北岸没有青山，只有土
丘。从文人的性情和宜居环境来看，他们不会
寡然滨江，而应傍山依水，正如画境，垂柳依
依，小桥流水；溪畔两岸，既有生活起居之陋
室，亦有读书吟诗之草堂。 有意思的是，蜿蜒
溪流中，竟有小舟横泊，随波荡漾，恰如此时
此刻主人的心境，淡然而悠然。 由溪入湖，大
约摇橹渐进，风光入眼，何等惬意哦，令老包

向往不已。
据我所知，旧时候，

长江航道秋浦河支流直
抵石城， 沿岸渔业生态
优美。 小小的乌渡湖流
域亦算是鱼米之乡，湖
泽生鱼，屯田产稻。许多
外乡人流落至此， 不再
茫然， 而是就地织网捕
鱼， 培育水稻， 自耕自
足， 过着闲逸的半隐生
活。譬如反清义士、徽州
人汪律本，他憎恶时势、
不屑武人弄权， 晚年半

隐乌渡湖，并在友人入股助资下，围湖造田，
兴建渔业公社。 其中入资者便有画坛大师黄
宾虹先生。 黄先生与汪律本、许承尧并称“徽
州反清三人行”，他们不仅志同道合，而且有
着深厚的情谊。相关资料显示，黄宾虹先生在
汪律本半隐乌渡湖期间，曾经三次踏访，并伴
居如此，赋诗作画，不亦乐乎，似乎忘记了沪
上失箧之痛———在一场邻居大火中， 他家装
有极其珍贵的古玺之箧，被佣人带走，杳无音
讯。从其个人绘画史来看，他伴居乌渡湖的日
子，正是他画风之变时期———“贵池之游在黄
宾虹画风上的影响， 便是从新安画派的疏淡
清逸，转开学习吴镇的黑密厚重的积墨风格。
以此为转机，黄宾虹开始由‘白宾虹’逐渐向
‘黑宾虹’过渡。 ”

流连恍兮如梦的湖畔，一朵朵伞花在江
南梅雨中缓缓地绽放。 正当我深思冥想之
际，突然发现三只野鸭悠然凫游湖面，一阵
忘情的嬉戏之后，它们径直朝着渐渐广阔的
湖面快速划行，一只当中，两只护卫左右，远
远地望去，恰似一只离弦的箭镞，射进时光
的胸膛。

莫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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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成熟不是年龄，而是懂得了放弃，学会了圆融，知道了不争。 赵春青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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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乌渡湖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很多人认为这是
克罗齐的洞见，然而怎么解读其中的意义，我一
直没太明白，也许是功利化的现实借喻，那样的
话，不同的人、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历史进行精心
的化妆就没什么奇怪的了，遗留的问题是，这可
能会使历史诠释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境。

大而化之学说的选择在现代几乎都遭遇

困局。 回到历史本身，在现代人魅惑的选择下，
历史本身是否客观也成为说不清楚的事儿，不
管怎么说，历史都是人书写的，回到历史场景，
书写人主观不说， 其视野必然也是被局限的。
这个容易理解，不仅宏大的叙事，即便是细微的
人和事，都有差异甚至矛盾的描述，想想，亲历
当下事件的人们信了或不信的攻讦大约就是

如此。
在对客观性的质疑中，现代学究们的钻研

日益精深，进而就客观性与误读的辨析演化出
一整套思潮，简单到一个具体的文本，按伽达默
尔所说，主体是依据主观性在诠释。 极端的情
形当下就有教授对《论语》的感悟：想怎么说就
怎么说。 而西方众多的思想家们仍然在辛苦地
研读几千年来都还未读明白的柏拉图。 贡布里

希在释读伦敦皮卡迪里广场一座纪念沙夫茨

伯里的雕塑时，就列举了历代人物对雕像给出
的各种各样诠释，似乎只有探明作者原初的意
图才能够有清晰的答案。 只是回到作者本身来
客观解读还是摆脱不了困境，当对作者细小的
某个局部，比如一个作品，解读都难逃主观性的
时候，又如何还原作者自身所处的整体环境和
全部的思维世界呢？

可能就是这种乱七八糟的、充满胡思乱想
的个人主义表现欲望，导致了西方文化杂烩不
清，本该“有序发展”的人文神采变成了荒地上
的蔓草，野花胡开一气。

比较起来，东方的人文花朵就少了许多混
乱。 在百家争鸣的原野被要求耕种粮食以后，
主要的文化作物一直传承有序，是不是历久弥
新虽然说不清楚，但对一代代生命有限的人来
说，有效地塑型作用是清晰的。

这里面的缘由不知道是否和饭饱安心之

类的臆想有关系，但至少在事实上就有很多人
执守。 人们不需要去操心古人的本意，也不用
耗费自己宝贵的心智去思虑诡异的个人观点，
忠心、忠恕，信仰、信誉，这些太复杂了，大家更
愿意留下珍贵的脑细胞去考虑关涉吃喝的银

两问题。
与洋人瞎捉摸雕塑不同，东方雅士向极致

领域走出了一小步，系统地用固化思维来消化
所有的问题，主观、客观的玩意儿都有一统的指
称逻辑。 一脉玄想的经纶自不必说，喜欢旅游
的都有体会，任何一处自然风光，石头可能不是
石头，而是“猴子”，自然的鬼斧之作实际上是某
个村姑的身影，或者是某家怨妇的鼻涕、眼泪什
么的，等等。 这些在洋人看来难以理喻的古怪
传说，在中土文人眼中无不是栩栩如生的笔墨，
现而今，连少数民族散落的偏远之地也开始相
信窗前的山形是李义山醉后倒卧，尽管他们并
不知道那个家伙是谁。

国人的这种涂鸦精神着实很让人敬佩，益
处是显而易见的：格式化的释读消解了焦虑，无
需对着不成形的奇峰异石劳神思量，更不用自
矮身份敬畏大自然的神力。 试想，某“子”，或者
典章课本都是历经实践检验的道理，何必再瞎
耽误工夫去操心呢？ 看看那些满世界找心理医
生的家伙，我们可以悠然地享受闲情逸致。

当然了，不是所有人都满意体系化的文化
成果，一些人觉得这会扼杀人们的想象力，我觉
得这可能有阴谋论的嫌疑。 就说现实的例子，
大家都认同最美职业人，但那家著名电视台的
人可能就不会像一些人想的那样，觉得自己端
坐在大裤衩里，而某家新闻机构的办公楼本意
是一支笔，结果还是有很多人对号他想。 其实
即使是动物也不会像机器一样，比如饲养场的
猪，无论饲养员把猪喂多饱，总有不安分的猪会
跑出去啃野草，所以当家的才修筑藩篱。

所以呢，无需忧虑风景涂鸦，那些给风景
附会神故事的人以为大家就会信之而抛弃轨

道外的解读更是荒唐：难道真的可以在饲养场
构筑一道模块化猪脑的心智界线么？ 除非您疯
狂地相信自己是上帝，他日会派卡冈都亚般的
美女去替换神女峰，否则要大家都相信古怪的
传说实在是太难了。

冬天来了，乡村的学校更冷了。空荡荡的
操场上，几棵孤零零的小树被冻得瑟瑟发抖。
凛冽的风像是一把尖利的刀子， 捅破那纸糊
的窗口，呼呼地伸进来。

孩子们仰着通红的小脸， 聚精会神地听
着老师的课。 教室里回荡着老师那清亮的讲
课声，在这冰冷的空气里感觉特别的脆。呼出
来的气灰蒙蒙的，弥漫在教室里。孩子们在使
劲地搓着手，发出轻微的沙沙声。那些小手已
经被冻得开裂了，条条血痕依稀可见。头发有
些乱蓬蓬的，还黏着一两根枯黄的稻草；脸有
些脏兮兮的，带着些灰黑的斑痂。

孩子们的衣服穿得有些凌乱： 有的掉了
一两个扣子，半扣半开。有的只套上一两件单
衣。单薄的身子在瑟瑟缩缩；有的虽然穿上棉
衣， 却没有扣子， 只得用一根草绳胡乱地扎
着。乌黑的脚丫被露了一两个洞的鞋子包着，
不停地抖着，好像要把这烦人的寒冷抖走。

这是一群山里的留守儿童。 父母都像一
只只大鸟飞出了这偏僻的大山， 想去寻找丰
美的食物，喂养这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巴。这
山里也太穷了，一个深比一个的山谷，像是一
条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山岭重重，只留着那弯
弯曲曲的山路， 像一条纤细的脐带一样伸出
山外，吸取那新鲜的营养。父母们要把那灰黑
的瓦房推到，换上坚硬结实的钢筋水泥楼，可
仅仅靠那从石缝里勾出的一两点泥土推成的

薄地，这永远是个梦。
父母就这样带着希望， 纷纷跑到山外去

了， 留下了年老力衰的爷爷奶奶和这些还在
蹦蹦跳跳上学的孩子们。

家里总是那样冷冷清清 。 每每放学回
来，屋里黑漆漆的，听不到热闹的说笑声。 爷
爷奶奶可能还在地里拣菜，或者带那头老牛
出去吃草喝水。 即使他们在家的时候，也只
是勾着腰，静静地坐在黑暗中，有时连根灯
也舍不得点上。 他们老了，走路缓缓的，一点
声音都没有。

爸爸妈妈在家时，可不一样了。那风风火
火的脚步，发出噔噔的声音，弄得满屋子响，
充满着令人振奋的活力。妈妈又是爱笑的人，
有个什么好笑的事情，总会哈哈地笑个不停。

爸爸劈柴的时候，抡起的大斧头，噼里啪
啦地响， 有时还情不自禁哼唱一两句高亢的
山歌；妈妈剁猪菜时，也是叮当作响，洗衣服，
抡起的棒槌啪啪地响，水花四溅。 放学回来，
听到这些热闹的声音，总是让人感到踏实，很
温暖快乐， 总会情不自禁地跑进屋里甜甜地

叫声爸爸妈妈，还扑进妈妈那温暖的怀抱。
可现在这些热闹都随着爸爸妈妈的打工

一一远去，想到这时，坐在门槛上呆呆地望着
远方， 即使是看见了天空里飞来的一两只小
鸟，也会尽情地看上几分钟，似乎这些小鸟能
把他们寂寞的心情带给远方的爸爸妈妈。

冬天来了，这种感觉也越来越强烈。有时
候爸爸妈妈也打来几个电话， 一听到那熟悉
柔和的声音，眼泪便不争气地流下来；有时候
爸爸妈妈寄来一双漂亮的鞋子或者暖和的衣
服，自己总抱得紧紧的。但总是渴望着爸爸妈
妈那双温暖的手抚摸自己那冰冷的小脸，亲
手帮自己把漂亮的衣服穿上。 爷爷奶奶的手
总是哆哆嗦嗦，动作很慢，大半天没把一件衣
服穿好。常常把衣服穿反了，或者漏扣几个扣
子，那么的别扭。 毕竟他们年纪大了，眼睛花
了，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 这么冷的天，爷爷
奶奶们就待在火炉边，眼睛眯眯的，似乎都在
打着瞌睡。

如果爸爸妈妈在家，会升起旺旺的火，烧
上一锅暖暖的水，让自己的小脚尽情地浸泡。

夜深了，躺在妈妈暖暖的怀里，慢慢进入甜蜜
的梦乡。

可是山里山外距离太遥远了， 这种暖暖
的感觉只能在梦里出现了， 像是一个遥远而
美丽的童话。 爸爸妈妈都很忙，白天上班，夜
晚还要加班，很少去逛街。 出去两三年，也只
是过年时才回来一次，那时是背着大包小包，
千里迢迢赶回来，没呆上几天，又匆匆忙忙赶
去上班，家只是他们的一个歇脚的地方。没办
法，这座老屋摇摇欲坠了，要赶在这两年把它
重建了。

也许冬天来了，新年也就快来了。 新年
来了，爸爸妈妈就要回来了，自己要把一年
储藏的话一股脑儿倒出来。 让他们把自己烂
了的衣服好好补补。 回来的时候自己一定早
早跑到村头，等着那亲切的背影出现，便飞
一般地跑过去，紧紧地抱住他们，帮他们拿
些轻的小包，牵着他们的衣角，回到暖暖和
和的火炉旁。

这是一个冬天里的童话， 也许会在孩子
们冥冥的苦盼中悄悄来到。

冬天的童话

家在空中， 离地约四五十米。 城市的扩
张，把习惯居住在地上的人都逼上了高楼。就
似古时候鸡都生活在树上， 而今都被关在笼
子里一般。

居在空中，可以远望。远处除了高楼尽是
高楼， 几年前在窗前还能见到楼前田地上几
棵孤零零的树和树下的坟。现在，再见晚霞日
落时地平线上洒满的余晖，已成奢望。

周日早晨去楼下花园打太极拳，见花架上
攀缘着的不知名粉花，才刚几日就失去了往日
的娇艳，心思焦虑地结出了一串串角豆，凋落
的花瓣却凝在枝头犹如香妃腮边的泪痕。

淅淅沥沥渐渐下起了小雨， 园中的花草
逐渐从活泼、明艳变得委婉，清馨，那一簇簇
春日里还金黄明媚的迎春花如今已从青春照
人的少女渐成少妇徐娘，半娇半嗔。

一只羽毛净爽的喜鹊飞落到几米远的树
上，它快乐悠闲的样子让我羡慕嫉妒，顿时想把
它捉住关在笼中，但是转念思量，那还不如同我
们悬在空中一般失去了自然之趣，无奈至极。

雨还在下，有人在雨中行走，一朵娇艳的
伞，一袭盛装的裙，不急不缓，恰如我在这雨
中享受清新、幽婉一般寂寥恬淡。

思绪飘忽到千里外的北国。 家乡在东北
的一个边陲小镇，老宅院中有几棵李子树。每
到初夏花开满树，花色逼人，耀眼夺目。 下雨
时便打开窗， 看眼前天地织就细细密密的雨
线，在屋中吸着幽幽花香的雨润，凝望枝头晶
莹欲滴的水珠，觉得心境畅然，遐思无边，如
梦香甜。

如今，平房、小院，似乎已经很遥远，如无
一日暴富机会，似乎遥不可及。 胡思之下，有
个自己的小院，已成我和妻的梦想。想得久了
竟也成了女儿报答父母的心愿。

几日前， 小学老师让每个孩子写出自己
心中的梦想，女儿写，给老妈买四合院，给老
爸买飞机。

四合院、小院是我们生活的梦想。庭前桃
李，庭后榆柳，再有几亩鱼塘，满堂荷花，满堂
鱼虾，院中植几株绿竹，立几架葡萄树，闲来
三五好友对月当歌，把酒问天，快活如神仙。

我的梦，今生能否实现？

梦
中
的四

合
院

誓言是背叛者的名片，
清贫是忠诚者的衣裳。
在雾霾的天空中，
飘荡着刺鼻的贪婪。
金色的、豪华的、漂亮的，温柔的陷阱，
混浊了仰望星空的眼睛，
忘记了远行。
北风凛冽，
万物享受清新，
你却在接受欲望的审判。

我相信天是蓝的，
我相信梦是真的，
我相信万物皆有灵性，
我相信因果报应。
如果地球注定要毁灭，
也要给星空增添爱的风景。
如果人生可以轮回，
就要让人类重新鉴定活着的标准，
让忠诚、 善良与爱成为人们从生到死的
阶梯。

信 仰

李江龙

王富国

豌豆初生如碧玉刀，长大了像手枪弹夹。
这段抗战神剧看多了，瞅什么都有兵气，以至
长恨年齿渐老，假若国有外战，我已扛不动刀
枪，不能浴血疆场奋勇杀敌，只能在后方摇摇
笔杆子擂擂战鼓了。 我年少时做过很长一段
时间的英雄梦，梦想着有朝一日上马击狂虏，
下马草露布，保家卫国。 时间是一把无影剑，
许多梦都被砍得面目全非。

母亲这几日每天中午做豌豆饭， 豌豆米、
糯米、腊肉丁与盐同焖，饭白，肉黄，豆绿，看起
来美艳若大唐宫妆， 吃起来更是满嘴柔软鲜
香。 依旧是从前的颜色和滋味，一家子围着小
方桌，吃得心满意足。母亲是个实诚人，她做的
饭菜从刀工到火候再到味道，几十年来从不曾
有过丝毫改变，她也从未想过要改变什么。 挺

好的，世事如棋局，变幻莫测，不变的事物总是
叫人惦记。顺便说一句：豌豆饭的锅巴，用灶火
的余温烤到焦黄，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锅巴。

乡人叫豌豆为安豆，从前我以为是方言，
后来才知道是一物二名。都是好名字，豌豆听
来温婉，想到翡翠；安豆听来心安，想到母亲。
豌豆还有好几个别名，雪豆、毕豆、寒豆、冷
豆、麦豆、麦豌豆等等，连起来叫，像旧时乡间
大户人家的母亲早晨喊一群儿女起床。 名字
固然乡气， 不过叫人踏实。 还有一种软荚豌
豆，一张青皮里面的豆粒永远长不大，据说是
荷兰人带到中国的，所以叫荷兰豆，以前只在
上档次的饭店里见到，算是稀罕菜，这几年吾
乡也开始零星种植了， 母亲也在菜园里种了
一小块地。油爆荷兰豆，清香甜脆，味道甚佳，
只是我每次吃的时候，总有暴殄天物的感觉，
古怪地联想到婴儿。

母亲当然也用嫩豌豆做汤， 阔面大白瓷
盆里，几百颗绿珠子安静地潜伏，蛋花荡漾，
葱花浮动，我以为隐隐有风云之气。呼哧哧倒
进肚子里，自我感觉满腹锦绣。仿一句古人的
诗：日啖豌豆三百颗，不辞长做闾阎人。

以上文字是去年春天写的， 写到这里文
思枯涩，半途而废了。 以前写文章，常有率尔
操觚有头无尾的半成品， 无一不被我无情地
删除了，这半篇不知何故竟然苟活下来，或许
是舍不得吧。 前些天在一位同事的聊天工具
签名上看见这么一句话：“小女儿说， 这个房
子里住着四颗豌豆。”儿童稚语，真是极好，于
是想起我的这半颗豌豆，翻出来接着写。

即使在冬季，哪怕是路边的小饭馆，也有

保鲜豌豆可吃，豌豆肉丁、火腿肠炒豌豆、豌
豆鸡蛋汤之类，无法下箸，皱着眉头搛几颗，
嚼两口仍不免要吐出来。其味直如塑料，直如
名妓老了改行当老鸨， 豌豆的美好味道与风
神是一息不存了。 不免怀念春天。

我年少时在外读书的那几年， 父亲在大
田里种了好些豌豆， 到菜市场去换一些钱供
我吃穿学用。每年寒假正是点豆季节，我或者
在家帮父亲种菜， 或者去农贸市场协助母亲
卖菜，农家的孩子念点书自古不易。父亲种菜
是很用心的，比我在纸上种字要精心得多，豌
豆又极娇贵，不像青菜萝卜可以粗放些。从幼
苗开始，父亲就砍水竹搭架子，然后把豌豆藤
一根根往架子上引，到第二年春暖花开，豌豆
开花结荚，一眼望过去，一大片天然的翠色是
很养眼的。豌豆上市时节，父母每天清早四五
点就下田摘豌豆， 赶到县城的菜市场占了摊
位开秤时，豌豆上的白露未晞。父亲那些年每
个月总要给我写一两封信， 详细述说家里的
农事及其他， 一是与我交流他内心的所思所
想，他的一生其实都是寂寞的，一是告诉我稼
事辛劳，人不能忘本，其中就有两三封写到种
豌豆、摘豌豆、卖豌豆的。 那些信的末尾大都
是 ：“某年某月某日凌晨一点于西厢房 ，父
笔。 ”他自己在年历记事栏里，则记下每日采
摘豌豆若干斤得钱若干元。想起 20 多年前的
往事，我是要感谢豌豆的。

这些年， 乡村改变的速度超过了乡人的
想象。 修公路，建高速，盖新房，搭厂房，田地
之上长满了钢筋水泥这种怪异的植物， 剩下
的也大多抛荒了， 每次望见， 心就像被人揪
着，忍不住要作杞人忧。 转念一想，一个乡村
和土地最早的叛离者， 又有什么资格矫情如
此呢。只有老父老母还在坚持着春耕夏耘，像
最后的麦田守望者。 昨天我去离家两里外的
菜园子，看见一大片豌豆苗蹲在泥土上，静如
处子， 储蓄着生长的力量， 它们让我感到妥
帖。 而人间诸多事，实在是轻飘如梦境。

储劲松

早春的二月，乍暖还寒。
郊外的垂柳在晨风里摇曳着，枯瘦的枝

条刚刚萌芽， 成行的连缀着椭圆的小点，渗
出一丝丝的绿意，待到回暖，柔柔的春风便
裁剪出片片新叶，舞动婀娜的曼妙撩拨人们
的视线。

沿着陌上走，天灰灰的，弥散着萧索之

气，野菊花只一茎瘦梗了 ，杉树斑驳着 ，掉
光了叶子的枝丫张扬在空中， 唯有小草冒
出零星的嫩绿， 毛茸茸的， 努力向上伸展
着，于一片枯黄之中分外显目，我想这该是
春的问候吧？

似乎心随着小草而柔软开来。
二月微凉的指尖撩起春朦胧的面纱，于

阡陌间缀满风情， 二月的短笛吹奏着灵动的
旋律，于阡陌间倾泻美仑。

深深浅浅的土路有些泥泞 ， 旷野的风
带着几许寒吹在脸上 ，田间是已然抽薹了
的油菜 ，无垠的绿 ，此刻 ，只想深深的呼
吸 ，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和魅力 ，清新的空
气里飘着泥土的芬芳 ， 给人一种安然 ，一
种宁静。

这陌上的春， 没有百媚千红的娇艳，没

有蜂歌蝶舞的喧闹，只是在一份恬淡里开启
春天的旅程， 等待一场春雨淅淅沥沥的滋
润，等待万缕阳光洒下的暖暖，等待春之语、
春之韵。

这陌上的春，是潇洒的大写意，一片绿的
海洋镶嵌在黄褐色的纵横之中，如一幅油画，
寥寥几笔勾勒出苍劲，流淌出浓浓的绿，清浅
的渲染着春的斑斓。

不远处的上空，飞着三只风筝，轻巧如燕
般穿梭，想象那拽线的孩童开心调皮地笑，好
似看见童年的自己和伙伴们在田野里疯耍着
奔跑着，仰着脸看风筝高高飘着，将一串串的
笑遗留在早春的暮色里。

捧一培土， 摘一朵蕾， 安放在春的微笑
里。

陌上，我缓缓归去。

赵宜辅


